苏曼殊在盛泽
沈哂之
苏曼殊，广东中山县人。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。父在日本经商，雇有一位当地的女佣，他和她生下了苏曼殊。但她产后不到三个月就离开这个亲生子，所以苏曼殊生前一直以他的一位日本庶母为生身之母。他六岁时候，跟随嫡母返粤，十五岁又去日本，就学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。二十岁返国，教读苏沪等地及在报馆任编译。出过家又还俗，漫游国内外，过着浪漫生涯，以终其身。

苏曼殊曾参加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，他的朋友，大都是革命党人，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。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活动，即使秘密会议也不避开他。他在上海，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八仙桥鼎吉里四号“夏寓”，即同盟会驻沪机关部。辛亥武昌革命军起事，他在南洋，驰书柳亚子有云：“迩者，振大汉之天声，想诸公都在剑影刀光中，抵掌而谈。不慧远适异国，惟有神驰左右耳。”又云：“壮士横刀看草檄，美人挟瑟请题诗，遥知亚子此时乐也。”可是他翌年春间返国，看看国内局面还是毫无办法，便依旧过他的浪漫生涯。

苏曼殊通汉、梵、日、英、法文字，他的诗画、笔扎、小说、译著，风靡一时，尤以小说受到当时部分青年的狂热崇拜。柳亚子在《曼殊大师纪念集序》中写道：“他是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的人物。没有曼殊来点缀清末民初的文苑吧，大概会觉得比现在还要寂寞一些；但倘然满坑满谷都是曼殊式的文学家，则又未免大杀风景了。”

在苏曼殊短暂的一生中，足迹遍及日本、暹罗、锡兰、新加坡、爪哇和国内一些城市，却在我们吴江县盛泽镇这个小小的丝绸鱼米之乡，先后来过三次，留下了这位传奇式人物的萍踪絮迹。

1912年秋冬间，苏曼殊执教安庆高等学校与郑桐荪同事。郑桐荪，盛泽人，是柳亚子夫人郑佩宜的哥哥。柳亚子函邀苏曼殊在学校寒假期间到郑桐荪家里来玩，他欣然允诺。一放假，便和郑桐荪同到盛泽。柳亚子已先在盛泽等候他，欢聚了好几天。

柳亚子在《苏和尚杂谈·曼殊的杂碎》一文中，曾记下苏曼殊这次来盛泽途中的趣闻，摘录如下：曼殊1912年冬天第一次到盛泽时，在往来的旅途上，闹了两件笑话。他来时是趁沪杭车到嘉兴，再从嘉兴到盛泽的。此时嘉兴到盛泽的小轮船还没有，他坐的是民船。碰着大逆风，船夫上岸拉纤，他也要去拉，一个不小心，扑通一声，掉到水里了。好容易救起来，西装皮大衣已全湿，到盛泽后在火炉上烘干。后来从盛泽还上海，经过苏州时，又在驴背上跌下来。拉纤下水，骑驴坠地，倒是一个巧对。

苏曼殊第二次来盛泽，他在1913年三月十日，先写信给柳亚子：“桐兄前日抵申，同寓行台。今拟明日同作苏台之游。迄抵盛后，当能定夺何时能至尊许也。”他用的是旧历，三月十一日他和郑桐荪从上海南京路的第一行台这家旅馆出发，到苏州后再到盛泽，并拟由盛泽来黎里看望柳亚子。但在柳亚子回忆中，这一次苏曼殊同上一次一样，并没有到他家里，也许仍是柳亚子先到盛泽，苏曼殊就没有作黎里之行。

在这一年的阳历五月一日的上海《民立报》，有叶楚伧写的《编辑余话》：“曼殊泛棹分湖，欲依陆子敬终老是乡耶？何禅踪寂寥，至今未来海上也。”1913年的阳历五月一日，旧历是三月二十五日，苏曼殊正在作第二次的盛泽之行，他是旧历三月底才回上海的。所以《编辑余话》说他“泛棹分湖，欲依陆子敬终老是乡耶”。分湖在黎里与芦墟之间，这里所说的分湖，大概泛指黎里、盛泽一带水乡。他到了盛泽，没有去黎里，更没有到芦墟，也没有泛棹分湖。可是苏曼殊却画过一幅当时芦墟分湖滩边钓月舫前柳堤景物的《汾堤吊梦图》。想来是听了叶楚伧口头介绍而构成画本的。人家要苏曼殊画画，他总是以没有静室，没有画具为遁辞。这幅《汾堤吊梦图》是苏曼殊被叶楚伧骗到《太平洋》报社李息霜房间里，关起房门，才被逼画成的。

苏曼殊有《吴门依易生韵》十一首，其中一首是：“平原落日马萧萧，剩有山僧赋大招。最是令人凄绝处，垂虹亭畔柳波桥。”也许是从盛泽沿着运河去苏州，经过吴江时所作。

苏曼殊第三次到盛泽，是在第二次到盛泽后只隔一个月，从旧历端阳前三日住到廿三日。接着又在郑桐荪哥哥郑咏春苏州乌鹊桥滚绣坊寓所与郑桐荪等合编《英汉、汉英辞典》，至旧历六月底才离开苏州。

苏曼殊在郑桐荪家，大概有静室，有画具、有画画的条件，画过一些画。其中有三柄纫扇，是给郑桐荪的父亲郑式如和郑桐荪的两个妹妹郑佩宜、郑绣亚画的。

给郑式如画扇，有谭天风题句：“几树垂杨几暮鸦，堤连略彴好通槎。中间着个茅亭宇，不傍山隈傍水涯。甲寅春仲，前游舜湖，承式如襟长兄出示曼殊上人画扇嘱题，以结文字因缘。重违雅命，勉成一绝，恐难免佛头着粪之诮，尚祈方家斧正。”甲寅是1914年，已在苏曼殊三次来盛泽之后一年。舜湖，盛泽别称。

给郑振亚画扇，有黄季刚题句：“明月清霜鸿雁天，远汀疏树意凄然。不须苦忆潇湘景，且向江南系客船。曼殊与绣亚静女绘，东渡前一日持示嘱题。”东渡前一日，未知何年月日。静女，对女士之美称。

给郑佩宜画扇，只有苏曼殊自署：“佩宜大家  曼殊”六个字，未志年月。大家，同大姑，对妇女的敬称。

苏曼殊连续三次来到盛泽，说是“爱其风景秀逸”，“一探胜迹”。这也表现了我们吴江人的好客。在我们吴江地方志中，记载着过去有很多“寓贤”受到我们吴江人的盛情款待。原苏曼殊又不同于前贤，他健于饮啖，柳亚子跟他同在上海，曾把家乡带出来的“麦芽塌饼”分送给他二十个，他竟一夜吃光，宁愿腹痛卧床不起。柳亚子回到黎里，写信去叫他来玩，他回信还问有没有“麦芽塌饼”。他尤其爱吃粽子糖，像炒盐豆一样咬得吃；酥糖一口气能吃三十包，还有八宝饭等，这些都是我们吴江有名的土特产。说不定他三次盛泽之行，倒是这些土特产对他具有独特的引力。

1918年五月二日，苏曼殊病逝上海广慈医院。柳亚子有诗哭之，末首云：“潇潇暮雨过吴门，一水红梨旧梦痕。无那落梅时节近，江城五月为招魂”。盛泽别称红梨渡。诗中追忆昔游，不胜凄切。

余生也晚，当我看得懂《断鸿零雁记》、《燕子龛遗诗》等苏曼殊著作时，距苏曼殊之死已十年。在他身后流传的轶闻很多，为免道听途说，力求真实，本文均依据柳亚子有关述作移录，以供我乡新编地方志续写《寓贤》一章之采择。

